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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洲公民權，由市民而擴展至全國公民，其內容包括（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之參政權；（二）國籍權、居留權、及工作權，並可自由遷徙，甚至變更國籍；（三）享受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的經濟權，以及自由結社集會之社會活動權；（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及免於恐懼等之自由權；（五）基本生存權。從台灣看歐盟，或者直接體驗歐盟公民權的發展進展，給台灣的啟示如下：第一，施政透明化。第二，歐盟重視人權及公民權。第三，歐盟統合及歐盟公民權的發展，已經讓境內公民享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第四，歐盟公民權之中，包括確保「公民投票」（公投）的權力。第五，非常刻意避免「社會傾銷」，不會刻意以低價商品或低價勞工傷害鄰近會員國。第六，歐盟為了照顧平等的經濟公民權及社會福利，設立結構基金（Structural Fund），創造地區之間的均富發展；另以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促進會員國之間的均富。第七，會員國邊境糾紛及衝突，自歐盟整合之後，這些糾紛及衝突已逐漸走向沉寂。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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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EU citizenship encompassed the following rights: (1) Righ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ch as election, recall, initiative and referendum. (2) Right concerning nationality, residence, and work permit as well as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even the right to change nationality. (3) Economic rights such as sharing social welfare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right to social activity such as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4) Other freedom rights such a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from fear and want. (5) Basic rights for survival.
If we look at the EU from Taiwan side, or directly get experienc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EU Citizenship, we are truly moved by the face of such a wealth of inspirations.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EU citizenship highly demands administrative transparency. 
Second, the EU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uman rights and citizens’ rights.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again and again used military intimidation against Taiwan. If China truly wants to integrate with Taiwan, then why doesn’t it learn from the EU and treat the Taiwan citizens well?

Third,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citizens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EU already enjoy the “freedom from fear.” Unfortunately, despite its great success i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ally prosperous Taiwan still has to face the threat from 1,000 Chinese missiles that are targeting the island and is therefore not able to enjoy the “freedom from fear.”

Fourth, EU Citizenship encompasses the “right of referendum.” Unfortunately, referendums have been criticized by the pan-blue political elite as not being worth a dime. These pan-blue politicians, who have greatly distort the civil right of referendum, sh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ue essence of referendums in the EU.   

Fifth, 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itizens’ rights development, the EU very painstakingly avoids “social dumping.” In contrast, the blue and green political camps equally value the Taiwan north and attach little importance to southern Taiwan. They neglect the civil interests of farming and blue-collar cities and counties. 

Sixth, the EU has set up a Structural Fund to provide equal economic rights and social welfare and to create equit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regions. But Taiwan’s budget allocation one-sidedly enriches wealthy Taipei and Kaohsiung cities. 

Seventh, the EU member states inevitably have a number of border dispute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m. But after the deepening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se disputes and conflicts have become less acute. If the dispu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regarding eventual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e can be solved through the EU approach, by respecting the precious force of a public referendum, then the more than 50-year-old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may be solved with wisd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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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歐洲公民權之確立

    歐洲公民權（The European Citizenship）之觀念，可回溯至於希臘羅馬時代的公民權（citizenship）及十七世紀以來的歐洲都會民主及城邦政治。公元一六四八年，神聖羅馬帝國橫遭境內諸侯之逼迫，簽下西發里亞條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由於條約的草稿係由威尼斯（Venice）城邦政治家主筆，因此，這紙條約充滿了逼宮及貶皇的條文，同時確立了地方諸侯、都市諸侯與民族國家的地位及權力，並且將公民權寫入其中。

    此後三百餘年來，公民權隨著各個民主政治之發展而逐步擴張。這些權力一再擴大，由市民而擴展至全國公民，其內容包括（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之參政權；（二）國籍權、居留權、及工作權，並可自由遷徙，甚至變更國籍；（三）享受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的經濟權，以及自由結社集會之社會活動權；（四）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及免於恐懼等之自由權；（五）基本生存權。

    到了一九五七年簽訂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之際，西歐大部分的國家如西德、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英國、愛爾蘭、丹麥等國公民，均已能夠充分享受這些公民權。

    當時，這類公民權的施行範圍，只限於國家領域之內的範圍，尚未出現跨國式的公民權。公民權只是國家主權（sovereignty）的一部份；國家主權之分割、共享及共榮等概念，只是萌芽階段，尚未具體落實。

   因此，羅馬條約之序文中雖談到：「決心在歐洲各民族之間，奠立一個更加凝聚的聯盟基礎」
，但當時的整合只限於經貿範圍，並未伸展到政治。當時，固然在羅馬條約之附約中主張會員國公民可在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之內自由遷徙，但是這只是方便經貿整合的自由遷徙，並未落實在泛歐公民權之上。畢竟，當時尚未展開政治整合，會員國主權仍凌駕一切。有關歐盟公民權之辯論，則要等到一九七○年代才見到端倪。

二、歐盟公民權（The Citizenship of the Union）之發軔
    一九七四年，共同體高峰會（European Council）在巴黎開會時，共同體內跨國公民權益案首度受到關注，並責成比利時總理李奧‧汀德曼（Leo Tindemans）撰寫報告。〈汀德曼報告〉（Tindemans Report）於一九七五年提出，內容主張跨出經貿整合之限制，主張「雙速歐洲」（two-speed Europe），經貿整合時亦可進行政治整合，並且由建設公民社區（a community of citizens）著手，主張建立「公民的歐洲」（Europe of the Citizens），讓共同體內的居民感受到政治整合的存在事實。報告中提出的具體作法包括：統一會員國護照、共同規劃社會福利及社會安全政策，會員國之間學歷及證照相互認證，廢除邊境管制等。這是歐盟公民權的言辭辯論期，口惠大於實惠。
值得注意的事，這雖是共同體在政治整合上走向全球化的一小步，卻是，日後全面整合的一大步。

    接著，當時只有九個會員國的共同體，決定將一九七九年的「歐洲議會」議員任命案，改為公民直選。當時，歐洲議會只有咨詢權，並無議事權或決策權，歐洲議會通過的決議等文件，僅供參考而已，是故是一「無牙老虎」。然而，這項公民直選歐洲議員的行止，大幅刺激會員國公民對歐洲事務參政意願，並且將公民權的概念帶入歐洲整合之中。雙速歐洲之主張及落實，於焉逐漸露出眉目。

    一九八○年代是歐盟公民權深入辯論的十年。一九八四年，歐洲高峰會在法國楓丹白露召開，會中成立「市民歐洲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 of the Citizens），開始規劃歐盟公民權的走向，並於一九八五年提出「一個民族的歐洲」（A People’s Europe）之報告，主張建立泛歐公民權，塑造歐洲認同感（European identity）。

   一九八五年，荷比盧三小國與德法兩大國，私自走在共同體外，簽下「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允許五國公民在五國境內自由越境行動。此一協定，日後促使更多共同體會員國加入簽約，共同打破邊境管制的藩籬，促進日後歐盟公民權最具體落實的表現。

三、歐盟公民權初步制度化

   一九九○年十月在羅馬舉行的歐洲高峰會，雖在傑克‧戴洛（Jacques Delors,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1985-1995）的主導下，集中力量設計經濟與金融整合進程，但是在草擬馬斯垂克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 or TEU）草案時，仍不忘歐洲公民權議題。共同體政府間會議（IGCs）之際，西班牙代表特別提出公民權議案。歐洲議會則於一九九一年通過議案，主張將公民權議題制度化。

    就本質而言，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高峰會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實質是針對羅馬條約的大翻修。畢竟在一九五七年冷戰當道時期簽訂的羅馬條約，已經過時；冷戰已經在歐洲結束，歐洲可以大膽地祭出條約化的政治整合。泛歐洲公民權制度化的第一步也許幅度不大，但畢竟是走出來了。

    馬斯垂克條約將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改稱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新條約之第二條重申整合歐洲各民族，建立一個更凝聚的聯盟。
這個整合歐洲各民族公民權的新條款，被編入整合的第一支柱（the first pillar），並稱之為歐盟公民權。

    一九九○年代是歐盟大力修約轉型的年代。一九九七年十月由十五個會員國簽訂的阿姆斯特丹條約，清楚地在第六條指出：

第一款：聯盟奠基原則為自由、民主、尊重民權與基本自由、      以及法治，以上皆係會員國間之共同原則。

第二款：聯盟將尊重＜人民＞基本權力，這些權力係由歐洲民權及基本自由保護協定之所保證，該協定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在羅馬簽立。此外，這些權力亦係各會員國共同憲法傳統之整合，而且是共同體法之綜合原則。

    此外，阿姆斯特丹條約亦將英國堅持的「社會法案」（Social Charter）納為附約，約中保障一般工人之社會工作權、保證工人自由進出工作市場，有機會接受職業或就業訓練、機會均等，以及安全之工作環境等。

   一九九○年代歐盟公民權修法及整合的努力，終於在二○○○年開花結果。當年二月，奧地利大選，極右派取得國會多數，眼看極右派的自由黨主席海德（Jörg Haider）即將掌政。自由黨素有干涉人權及公民權之惡名在外。於是歐盟出面干涉奧國內政，逼海德不得掌政。當時歐盟及歐洲政界干涉政治的法源規範，係援用阿姆斯特丹條約第十三條的規定。根據此一條文，歐盟會員國應秉持平等原則，不可歧視任何民族、黨派或宗教等。

    從海德一案觀察，顯然歐盟公民權之開花結果，已逐漸保障到會員國公民之自由、安全及公正；歐盟公民權已能跨越國境，直接或間接影響會員國的政治生態。歐盟境內居民因此可逐漸免於種族歧視或仇視外國人之困擾。

    歐盟與境內公民之間的關係，亦在以上修法之前後，出現轉變。例如，歐盟可以逕行協助會員國處理失業問題，保護環境，並保護消費者權益。歐盟公民亦有權要求歐盟官方單方面將政策透明化。公民可以調閱檔案、文獻及法案等；因此歐盟辦公室在各會員國境內及境外，普設文獻圖書館及檔案中心。事實上，檔案中心在一九七○年代便開始在國際間設立。即便台灣亦設有「歐盟文獻中心」（EU Documentation Centre），地點在台北縣淡江大學圖書館內。這種走出國境的作風及表現，正是歐盟公民權走向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具體表徵。

    走入廿一世紀，歐盟更具體探討公民權的伸展方向。二○○一年，歐盟高峰會在法國尼斯（Nice）召開，會中公佈「歐盟基本人權草案」（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 of the European Union）。此一草案係首度由各會員國政府代表、歐洲議會代表、執委會委員及人民代表共同起草。草案計有六大主題：分別為尊嚴、自由、平等、團結、公民權及公正。全案共有五十四條文，關注重點在於歐盟的基本價值觀、公民政治、及公民的經濟與社會權益。

    「歐盟基本人權草案」，開宗明義的「尊嚴」一章，首重生命的基本生存權、言論自由、良心發展及人性光輝。「團結」這一章，則希望以精益求精的態度，善用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之果實，並以之為凝聚公民的基本力量，團結歐洲各民族、政府及社會。此外，亦肯定歐盟公民的罷工權、工人的咨詢權和知會權、主張適度協調家庭與職業生活之間的問題（如生產假、育嬰假等）、健康保險、以及社會救助等等。

   這紙草案重申平等原則，資料保護、環境保護、兒童及老年人權益，以及有權要求優良的政府治國能力。

    這紙草案後來納入二○○一年的「尼斯條約」（The Treaty of Nice），其法律功能因此提升。

    尼斯高峰會本係以協商歐盟東擴，接納中東歐十個會員國，以及歐盟組織重整為主題。這次高峰會所以討論人權憲章，協調歐盟公民權議題的目的，在於統合東西歐之間對政治、人權、法制、秩序等價值觀的差距。畢竟東西歐均經歷四十餘年的冷戰，一方主張共產主義管制經濟，一方堅持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兩方在自由及人權等價值觀上各有主張及堅持，文化差異及經濟生活亦相差頗遠。如今，中東歐十個會員國即將加入，如果公民議題未先定調，則將為統合帶來困擾。是故，在尼斯條約中揭示歐洲公民權的主張，有其必要。

四、目前歐盟公民權之成果及檢討

    站在二○○六年十二月的時間點上回顧歐盟公民權的具體成果，可以發現，歐洲至少在下列六點上已具體有成：

    其一，聯盟會員國之公民，已經可以在聯盟領土範圍內的任何一個國度自由遷徙或居住。這一點，已在尼斯條約的第十八條明顯規定出來。

    其二，歐盟會員國公民，已經可以在居住所在地，享受當地的參政權，並可直接選舉歐洲議會議員。這種境外參政權之行使，只限於歐盟會員國之內，但已超越國家主權的舊日侷限，已經明顯走向區域內部的「全球化」。這是公民權演進的一大步。

    其三，歐盟公民已經可以直接向歐洲議會及歐洲監察使（European Ombudsman）請願，並要求合理、合法之回應。此外，歐盟公民可用居住地或原出生地之官方語文寫訴狀，並要求以同一語文回答。此一作法在歐盟極為重要，因為官方與文多達十餘種。

    此外，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亦須每三年向歐洲議會及歐盟經社委員會（EU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報告歐盟公民權之執行現況及改進之道。

    其四，歐盟境內公民得以平等身分，參與歐盟公共事務及服公職。歐盟公民亦可平等而正式地要求閱覽官方檔案、文獻及法案。任何公共政策之決議或施行，均採公開透明原則，以保障小國及一般公民之利益。

    其五，不以國籍而歧視任何會員國公民。由於歐盟會員國已達廿五國，而且參加時間前後不一，國家大小不同，文化亦有差異，因此歧視問題成為各國關注重點。為因應此一局勢，歐盟以阿姆斯特丹條約第十二條，規定不可以歧視國籍之人權原則。
固然，目前歐洲社會尚未完全避免種族歧視，但至少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之內，已經不再出現歧視行為。英國各級政府之內，甚至設立協助少數民族打擊歧視之服務單位，他們認真免費接案的情形，令人感動。

    其六，積極透過教育及社會活動，推廣歐盟公民權的理念，並推銷歐洲社會認同感（European Identity）。歐盟主張在差異中追求統合，以「加強統合」（closer cooperation）的施政手法，促進具體的合作計畫，並擴大多元文化觀以及多元種族觀。

    在教育方面，歐盟推出（一）Erasmus計畫，促進學生及教師之流動與互訪；（二） Comett 計畫，促進技職教育與技術訓練交流；（三）Lingua 計畫，鼓勵公民學習外國語言，尤其是會員國語言；（四）Socrates計畫， Leonardo da Vinci計畫，以及青年教育訓練計劃等。這些計畫甚至允許非會員國人民申請。台灣目前已經有人受惠。

    在社會活動方面，他們透過無疆界的網路與大眾傳播，推銷普遍的歐盟公民權利原則。這些計劃包括：（一） The Culture 2000 及（二）The MEDIA＋。

    以上六項成就，雖仍在推廣階段，卻已具體可見，令人佩服。

    然而，歐盟目前在公民權推廣的進程上，並非碧玉無瑕，歐盟公民權之發展，仍有可議之處。

    其一，歐盟認同感，尚未在會員國之間，普遍建立，會員國之間的民族優越感或謙卑感仍在。即使同為一國的東西德人民，仍存在著有待彌補的歷史鴻溝及社會差異。東西歐之間的認同感差距，尚待歐盟政要及會員國菁英，小心因應處理。就是歐盟境內的老百姓與官員之間，亦對歐盟之未來，各有歧見。這些都是必須天天面對的問題，也是一串大難題，有待謹慎應對。

    其二，不少有關歐盟公民權及人權的議題，曾經在慌忙之下，匆匆提出，因應政策，亦有急就章之嫌。畢竟，歐盟整合以經濟、貿易在金融議題為優先，政治、人權或公民權等議題，常是在出現裂痕或問題之時，才有人關心。例如，馬斯垂克條約討論草案之際，西班牙總理龔薩雷斯（Felipe González）突然提醒參加會議的各國政要，請他們檢查一下，歐洲的政治合作經驗及社會民權基礎，是否足以承擔鉅幅的金融統合及貨幣統一。他這一席話，引出了歐盟公民權及加強政治與軍事合作的議題。接著，為恐歐洲大眾對新條約反彈，於是草草推出公民權議案。這種急就章的行政方式，一再遭歐洲輿論者詬病，並成為「疑歐派」（eurosceptic）的攻擊重點。

    其三，歐盟公民權的議案，不只有急就章之譏，而且推行之際，常是蝸牛的步伐，比牛步還慢。以德國境內土耳其裔第三代移民的例子而言，德國固然重視民權，但更重視血緣（blood right），而不重視出生地之權（birth place right）。結果，出生在德國的第三代土耳其裔移民，只有居住權及工作權等，獨缺公民權。因此，他（她）們也是「回到故鄉的異鄉人」，甚至不懂土耳其文化、不會說土耳其語。德境土裔居民的問題，一再演變成重大糾紛與衝突，然而歐盟及德國政府尚未提出對策。

    其四，歐盟東擴、北擴及南擴的腳步顯得過急，經貿與金融統合速度太快，已給歐盟社會帶來「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民主赤字一語，曾因歐盟最高行政主管戴洛親自提及，而變成當年重要辯論重點。事實上，最容易遭受民主赤字打擊的便是一般人的歐盟公民權。歐洲政治家雖然人人以口惠保護公民權，但是一碰到國家利益、商業利益及外交利益時，歐盟公民權常是被犧牲的對象之一。昔年狂牛病襲捲英國及法國時，英法農民及人民的公民權，便曾橫遭犧牲。

    雖然歐盟公民權的發展瑕不掩瑜，但是比諸於台灣及台海議題的發展，已經令人羨慕了，而且確實為台灣帶來不少啟示。

五、結論：對台灣的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台灣看歐盟，或者進一步前往歐洲國家，直接體驗歐盟統合及歐盟公民權發展進展，則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啟示良多。謹略述如下：

    第一，施政透明化，歐盟的公民權要求歐盟施政一切透明化。這一點值得台灣學習，更值得處理台海議題的台灣人及中國人學習。

    近五十年來，台灣公民權深受獨裁政權封閉式施政之害，老百姓曾因不明瞭蔣家政權的政策方向橫遭迫害。一九八八年台灣走向民主之後，雖逐漸將施政透明化，但密室政爭，各黨派闢室喝咖啡密談之情形，仍然屢見不鮮。尤有近者，二○○六年十二月，台北市長候選人宋楚瑜居然與在任市長深夜密談四小時，而且雙雙皆在電視前拒絕公開「馬宋會」內容，並且不以為意。這種情形，如果在歐盟境內發生，那便是公開違反歐盟公民權的透明原則，公民有權要求他們對外公佈一切會談內容。顯然，部分台灣政界人士尚不尊重透明化精神。

    昔年，台海兩岸之多次會談均以透明方式公開舉行。可惜，一九九八年中國方面推遲兩岸會談後，已經不再有透明公開的兩岸交流。取而代之的是統派或親中派政黨的私會中國政要，台灣人民完全被摒棄在外。這種不重視政治協商透明化及公開化的台海空中飛人，事實上已嚴重侵害台灣公民權。

    第二，歐盟重視人權及公民權，統合及擴張過程，每每出現近悅遠來的現象，大國如英國，中小國如捷克、波蘭、希臘、西班牙等等，無不自動申請加入統合。

    反觀中國自一九五○年走入擴張主義之後，進兵新疆，將高加索種族的維吾爾族人納入統治。一九五五年，派兵侵入西藏，以軍事力量統一西藏，並且大量移入漢人，企圖淡化西藏文化。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算是比較和平，但香港人民未被咨詢回歸意願。對於台灣，中國發動的武力威脅，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不曾間斷。熒熒大者包括一九五四年的兵臨大陳列島，一九五八年的金門八二三炮戰，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對台飛彈試射危機。這些軍事威脅，與歐盟敦親睦鄰，重視未來會員國公民權的作風迥異。中國如果真的想統一台灣，那何不學學歐盟，善待台灣公民。

    第三，歐盟統合及歐盟公民權的發展，已經讓境內公民享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FDR）揭示的四大自由為：（一）言論自由；（二）信仰自由；（三）免於匱乏的自由；（四）免於恐懼的自由。最後一項指的是免於鄰國武力侵略的自由。
歐盟的公民及人權法案，一再呼應羅斯福對四大自由的主張。因此，自從冷戰結束後，歐盟會員國公民已經享受到免於戰爭恐懼的自由。可惜，經濟繁榮的台灣，雖然人權與民主已長足發展，但仍需要面對中國八百顆飛彈瞄準台灣的威脅。更有甚者，統派及親中派的台灣「政治家」頻頻前往北京與中國領導人密會，威脅台灣之獨立。顯然，歐盟境內人民享受的公民權品質，大幅高過台灣公民權，中國人的公民權則更難望其項背。

    第四，歐盟公民權之中，包括確保「公民投票」（公投）的權力。許多歐盟條約均經公投的考驗。馬斯垂克條約在法國差點公投未過，在丹麥則在第二輪投票才通過。歐盟憲法條約則因為法國、荷蘭公投未過而暫時擱置。即使波折如此，歐盟國家仍不會剝奪或扭曲人民公投的權力。可惜，公投一事被泛藍政治菁英批評得一文不值，甚至將二○○四年的大選失敗與公投不過視為「違反民主」。這種扭曲公投之公民權的泛藍政治家，應該多多了解歐盟公投的真諦。

    第五，歐盟勞工在公民權的護祐下，已經能夠在各會員國境內勞務市場，自由移動、遷徙、居住及工作。台灣勞工亦可在各縣市之內選擇喜歡的工作地點工作。中國勞工則橫遭限制，出外工作者被視為「盲流」，即使到上海、廈門或深圳工作，也需要在本國境內「偷渡」，顯然，中國公民的自由工作權不被重視。可惜，不少台灣統派或親中派政治家及學者，竟高估中國之民主及自由，責備台灣缺乏自由，不重視勞工工作權。他們應該看看歐盟及台灣尊重工作權的現狀，不要把台灣打入缺乏公民權的中國染缸之中。

    第六，歐盟整合及公民權發展之際，非常刻意避免「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不會刻意以低價商品或低價勞工傷害鄰近會員國，不會施行「以鄰為壑」（Begging thy Neighbour）政策。回觀台灣，本地藍綠政黨均重北輕南，忽略掉農業及勞工縣市的公民權益，以鄰為壑，逼得原住民及中南部公民，民不聊生，他們的經濟公民權急待我國政治菁英之救援。

    第七，歐盟為了照顧平等的經濟公民權及社會福利，設立結構基金（Structural Fund），創造地區之間的均富發展；另以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促進會員國之間的均富。台灣之統籌分配款則獨厚富有之台北市及高雄市，放任嗷嗷待哺之宜蘭縣、雲林縣、南投縣、台東縣成為貧窮縣份，造成財閥在這些縣份挾經濟力橫行的宰割經濟公民權現象，部分縣份甚至忍痛接受污染工業，偷偷放棄環境保護原則。台灣南北差距大，東西隔閡深。這些行止，明顯不同於歐盟公民權所主張的機會均等、均富及環保原則。

    第八，歐盟會員國之間本有不少邊境土地糾紛及衝突，例如：直布羅陀、北愛爾蘭及塞普魯斯等等。但自歐盟整合及保障公民權之後，這些糾紛及衝突已逐漸走向沉寂。台灣與中國之統獨之爭，如果能納入歐盟模式處理，尊重台灣公民權，尊重人民公投的神聖力量，那麼，庶幾容易化解五十餘年來的台海統獨危機。

總    結
    歐盟公民權已在全球化的進程上，奉獻了地區性的助益。他們的普遍性公民權，雖然尚未創造出歐盟統合的認同感，但已為歐盟公民維護了遷徙、工作及居住的自由，並促使歐盟施政透明化，而且也為公民帶來平等工作機會及均富現象。台灣值得多多學習歐盟這種和平統合的工作及互動模式。台灣政治菁英，亦應努力設計台灣公民權的發展方案。畢竟藍綠鬥爭只是內耗，推動正面的內部統合，消除省籍歧視，才能為後世開太平，為台灣立基業。

( 本論文曾表於東吳大學政治系及歐洲聯盟研究協會合辦之「歐盟與全球化：危機或挑戰」研討會上，經修訂後，重新在此發表。本文之摘要亦曾於Taiwan News 2007年元月10日第七版以中英對照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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